
地球体验出口·第三篇：无所求者 

一 

赫连文明第一次发现“无聊”是一种文明疾病，是在物质匮乏消失后的第六百四十二

年。 

一开始，没有人认为它是疾病。 

因为没有任何器官受损。 

没有痛苦。 

没有饥饿。 

没有贫困。 

没有疾病。 

没有必须完成的工作。 

一个赫连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足够使用数百年的住所、能源、食物、娱乐、医

疗和计算资源。 

它可以在一天之内获得任何知识。 

可以在几分钟内抵达行星另一侧。 

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身体。 

可以体验几乎所有感官刺激。 

一个赫连公民如果说： 

“我想看看太阳内部是什么样。” 

三个小时以后，它就可以在那里拥有一个实时感知接口。 

如果它说： 

“我想体验成为一种海洋生物。” 

系统会为它构造完整的神经映射。 

如果它说： 

“我想快乐。” 



这反而是最容易满足的要求。 

快乐甚至不需要理由。 

 

于是问题出现了。 

当一个文明几乎什么都能够得到以后， 

“得到”本身开始变得没有意义。 

最初，人们延长娱乐。 

后来提高刺激强度。 

再后来，它们开始主动寻找不舒服。 

赫连文明的一家公司因此发明了一种后来极其流行的设备。 

人类把它翻译成： 

纯痛觉发生器。 

它可以直接刺激神经系统。 

不损伤任何组织。 

却能制造完整疼痛。 

针刺。 

灼烧。 

撕裂。 

挤压。 

窒息。 

寒冷。 

骨折。 

内脏绞痛。 

甚至可以制造一些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疼痛。 

比如： 

“身体面积不断增大，但痛觉密度保持不变。” 



或者： 

“疼痛的位置永远比意识慢半秒移动。” 

最受欢迎的一款叫： 

深井。 

使用者进入以后，会持续四十七分钟感到自己正在从极高处坠落。 

永远没有落地。 

 

这种设备迅速流行。 

有些赫连人每天早上醒来以后先痛三分钟。 

类似地球人喝咖啡。 

有些晚上睡觉以前痛二十分钟。 

类似喝酒。 

年轻人聚会时甚至会交换痛觉程序。 

“你试过第十四层灼烧吗？” 

“太普通。” 

“那你试一下‘反向牙髓’。” 

“昨天刚试。” 

痛觉让生活重新有了边界。 

疼的时候，它们至少知道： 

这一刻和上一刻不同。 

但是效果越来越短。 

一个赫连社会学家写道： 

痛苦最大的优点，是它能暂时让人停止无聊。 

它后面还有一句： 

痛苦最大的缺点，是疼痛结束以后，生活仍然在那里。 

 



二 

赫连人真正注意到地球上的禅修，是在苦难贸易开始后的第九年。 

最初只是一次医学事故。 

一名赫连神经学家正在分析地球体验数据库。 

样本来自斯里兰卡。 

一个六十三岁的人类男性。 

职业记录： 

无。 

资产： 

极少。 

个人消费： 

极低。 

社会影响力： 

接近于零。 

长期生活在寺院。 

样本原本被归类为： 

低刺激、低信息密度、无明显交易价值。 

按照赫连标准，这种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可提取内容。 

每天坐着。 

走路。 

吃饭。 

再次坐着。 

几乎没有刺激。 

没有冒险。 

没有成功。 



没有财富。 

没有性活动。 

没有重大社会事件。 

但是神经学家发现一个异常。 

这个人的某段意识状态里，没有出现赫连神经模型预测中的任何主要奖励来源。 

没有获得。 

没有胜利。 

没有满足欲望。 

没有兴奋。 

甚至没有明确对象。 

但他的主观幸福度却极高。 

高到模型一开始认为数据损坏。 

研究人员重新检测。 

没有损坏。 

他们找到更多类似样本。 

西藏。 

泰国。 

缅甸。 

中国。 

日本。 

尼泊尔。 

印度。 

也包括一些没有宗教背景、长期进行深度冥想的人。 

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其中某一类状态有共同特征： 

外界刺激下降。 



欲望活动下降。 

自我叙事减弱。 

时间感发生改变。 

奖励回路没有出现通常意义上的“得到”。 

却出现了极高稳定性的愉悦。 

不是兴奋。 

不是高潮。 

不是胜利。 

不是满足。 

甚至不像快乐。 

人类文献里有一个古老的词： 

禅悦。 

 

赫连文明第一次复制这种神经状态时失败了。 

第二次仍然失败。 

第三次。 

第四次。 

一共失败了八千七百多次。 

它们可以复制全部神经放电模式。 

但一旦作用到赫连生理结构上，结果都会变形。 

有时变成欣快。 

有时变成麻木。 

有时只是短暂安静。 

却始终无法出现人类描述的那种： 

“无所求而自足。” 

原因后来被找到了。 



赫连人的神经系统和人类有一个根本差异。 

人类的大脑可以在某些极端安静的状态中，大规模降低对外界的预测和修正。 

注意可以从对象上撤回。 

自我模型可以暂时变弱。 

欲望可以出现而不被继续追逐。 

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大脑允许自己： 

暂时停止要求世界变成别的样子。 

赫连人不行。 

它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环境极端不稳定的行星。 

为了生存，它们进化出了分布式预测神经系统。 

身体每一个区域都持续计算外界变化。 

任何感受都必须被解释为： 

应该维持。 

应该增强。 

或者应该消除。 

它们几乎无法产生一种： 

感受存在，但不采取立场。 

的状态。 

一个赫连研究者在报告中写： 

我们可以停止疼痛。 

可以停止快乐。 

可以停止思考。 

但我们无法停止“希望下一刻与这一刻有所不同”。 

这就是它们无法进入禅定的原因。 

 

于是地球又多了一项出口商品。 



官方名称： 

非目标性高稳定愉悦意识状态。 

地球人仍然叫它： 

禅悦。 

 

三 

第一克禅悦——后来市场习惯仍然使用“克”作为计价单位，虽然它并没有质量——

卖出了相当于三千六百万人民币的价格。 

第二个月，价格翻倍。 

半年以后， 

顶级样本达到： 

每分钟四千八百万人民币。 

整个地球震动了。 

因为人们第一次发现： 

坐着也能赚钱。 

 

新闻标题铺天盖地。 

打坐一小时，身价过亿？ 

下一个星际财富风口：冥想。 

零成本、高收益、新时代精神经济。 

培训班立刻出现。 

“七天进入禅定。” 

“十四天掌握星际禅悦生产技术。” 

“从零开始学习高阶冥想变现。” 

一些投资机构甚至发布报告： 

全球禅悦产业预计将在十年内达到二十万亿美元规模。 



大量资本进入。 

寺院周围的土地开始涨价。 

冥想中心上市。 

大学设立“禅悦工程学”。 

有企业提出： 

工业化生产禅悦。 

它们建造完全隔音的房间。 

自动调节温度。 

精确控制呼吸频率。 

用人工智能指导修行。 

营养系统优化身体指标。 

每天八小时训练。 

如果一个人成功进入可交易状态，公司抽成百分之六十。 

理论上，一切都很合理。 

结果： 

几乎没有产量。 

 

一个赫连投资人非常困惑。 

它来到云南一家大型禅悦生产基地。 

基地负责人带它参观。 

三千名员工。 

统一服装。 

统一饮食。 

统一作息。 

清晨四点起床。 

五点冥想。 



每天十小时静坐。 

所有房间达到极低噪音。 

每个人脑后都有检测设备。 

赫连投资人问： 

“月产量？” 

负责人沉默了一下。 

“零点七分钟。” 

赫连投资人以为翻译错误。 

“重复。” 

“全基地。” 

“三千人。” 

“一个月。” 

“总共零点七分钟。” 

“是。” 

外星投资人停顿很久。 

“为什么？” 

负责人说： 

“他们都太想进去。” 

 

四 

这是禅悦市场发现的第一个悖论。 

一个人越需要禅悦，他越难进入禅悦。 

第二个悖论更加严重。 

一个人越想出售禅悦，他越难产生可以出售的禅悦。 

交易中心很快发现： 



真正高纯度样本的提供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不缺钱。 

更准确地说： 

不是他们拥有很多钱。 

而是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很多钱。 

 

有一个记者找到当时全世界禅悦纯度最高的提供者之一。 

一个住在四川山里的老人。 

七十二岁。 

没有什么正式身份。 

也不是著名宗教人士。 

年轻时做过木匠。 

五十多岁以后独居。 

每天种菜。 

砍柴。 

打坐。 

记者找到他以后说： 

“您的一分钟禅悦现在价值六千多万。” 

老人说： 

“哦。” 

记者等了一会儿。 

没下文。 

“您不惊讶吗？” 

“贵就贵。” 

“如果您愿意出售十分钟，就是六亿。” 

老人想了一下。 



“我要六亿干什么？” 

记者卡住了。 

他事先准备了很多问题。 

没有准备这个。 

“可以买房。” 

“我有房。” 

“可以买车。” 

“我不会开。” 

“可以改善生活。” 

老人看了一圈。 

院子。 

菜地。 

竹椅。 

一只旧水壶。 

“哪里要改善？” 

 

这段采访后来在赫连文明非常出名。 

一个经济学家把它列为： 

地球禅悦市场供给失灵的经典案例。 

报告中写： 

需求方愿意提高价格。 

但供给方的货币边际效用接近于零。 

提高价格无法显著提高供给意愿。 

另一个赫连经济学家批评： 

这不是传统供给失灵。 

这是商品本身要求供给者对价格不敏感。 



 

换句话说： 

只有不太想赚钱的人， 

才最有能力生产世界上最赚钱的东西。 

 

五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发生在第一次交易以后。 

那个四川老人后来还是卖了一次。 

不是因为自己。 

山下有个孩子得了病。 

需要一种当时医保没有覆盖的治疗。 

孩子的母亲和老人认识。 

钱差很多。 

记者又来问。 

老人说： 

“那卖一点吧。” 

交易完成。 

三分四十二秒。 

成交价： 

二点一亿元。 

孩子得到治疗。 

剩下的钱老人全部捐掉。 

然后第二天早上， 

老人照常坐下。 



二十分钟。 

四十分钟。 

两个小时。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第一次发现： 

自己进不去了。 

 

检测结果显示得非常清楚。 

交易前，他可以稳定进入第五级静定状态。 

交易以后： 

第二级。 

下降了整整三级。 

神经专家告诉他： 

“因为交易带走的并不只是一段快乐。” 

“那还带走什么？” 

“维持那种状态的部分意识结构。” 

老人笑了一下。 

“那就是功夫也卖掉了。” 

赫连专家不理解“功夫”这个词。 

翻译系统解释了很久。 

最后回答： 

“大体正确。” 

“多久能恢复？” 

“无法确定。” 

“三个月？” 



“可能。” 

“一年？” 

“可能。” 

“十年？” 

“也可能。” 

老人点点头。 

“那就重新坐。” 

 

市场却非常震惊。 

因为这意味着： 

禅悦不是可以反复开采的油井。 

它更像一棵果树。 

摘一次果子， 

连树的一部分也一起被带走。 

需要重新长。 

有些人甚至再也长不回来。 

 

很快，统计数据出来。 

出售一级禅悦后： 

平均恢复时间二十三天。 

二级： 

四个月。 

三级： 

一年七个月。 

四级： 

六年。 



五级以上： 

数据不足。 

因为愿意卖的人太少。 

 

于是价格再次暴涨。 

顶级禅悦成为宇宙最昂贵的体验之一。 

 

六 

赫连文明出现了新的成瘾现象。 

以前，它们沉迷纯痛觉发生器。 

后来，一部分人开始沉迷禅悦。 

二者完全不同。 

痛觉设备使用者追求的是： 

“让我感觉到什么。” 

禅悦购买者追求的却是： 

“让我终于不需要感觉到别的东西。” 

赫连心理医生很快发现： 

后者更加危险。 

因为第一次体验过禅悦以后， 

它们第一次知道： 

原来意识可以不追赶下一刻。 

 

一个赫连个体叫岑。 

它生活了二百一十七年。 

物质上从未缺少任何东西。 



年轻时沉迷过痛觉设备。 

每天两次。 

一次十三分钟。 

它最喜欢一种叫作“缓慢塌缩”的疼痛。 

后来耐受越来越高。 

它需要更长、更强。 

有一天，它购买了二十七秒来自地球的三级禅悦。 

体验开始。 

没有光。 

没有声音。 

没有兴奋。 

没有壮观的宇宙图景。 

甚至没有明确的“我”。 

只有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这一刻不需要改变。 

二十七秒以后， 

体验结束。 

岑睁开眼睛。 

它坐了很久。 

治疗师问： 

“感觉如何？” 

岑说： 

“再来一次。” 

 

第二次。 

一分钟。 



第三次。 

三分钟。 

第四次。 

七分钟。 

它花掉了大量资源额度。 

后来市场价格上涨。 

它开始等待。 

每一次新的顶级样本进入市场，都会瞬间售罄。 

有一天，它在竞价中失败。 

岑第一次对交易中心发怒。 

“提高价格。” 

系统回答： 

“无供应。” 

“那就再提高。” 

“无供应。” 

“十倍。” 

“仍然无供应。” 

岑无法理解。 

在它文明中， 

价格一直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稀缺问题。 

“为什么？” 

系统回答： 

“高等级地球提供者没有出售意愿。” 

“给他们更多。” 

“模拟显示无显著效果。” 

岑问： 



“他们想要什么？” 

系统停顿。 

“根据现有数据。” 

“很多人什么都不想要。” 

 

岑第一次意识到： 

它最想得到的东西， 

掌握在一群不太想得到东西的人手里。 

 

七 

地球随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职业。 

禅悦猎人。 

他们不去寻找最穷的人。 

也不找最需要钱的人。 

恰恰相反。 

他们专门寻找那些： 

对钱没兴趣的人。 

越没兴趣， 

价值越高。 

于是发生了许多荒诞场面。 

一个投资经理翻山越岭，找到一个在山洞里住了十五年的修行者。 

他说： 

“先生，我们愿意支付八亿。” 

修行者摇头。 

“二十亿。” 



摇头。 

“五十亿。” 

还是摇头。 

经理终于问： 

“你到底想要什么？” 

修行者说： 

“你别来了。” 

 

另一家公司聪明一些。 

它们不直接给钱。 

它们说： 

“我们可以帮你修寺院。” 

“不需要。” 

“帮你出版书。” 

“不需要。” 

“扩大影响力。” 

“不需要。” 

“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教法。” 

修行者这次沉默了一会儿。 

公司的人立刻激动。 

终于找到需求了。 

结果老人问： 

“为什么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 

 

资本第一次发现： 

世界上最难谈判的对象， 



不是贪婪的人。 

而是没有什么想要的人。 

 

八 

后来，人类政府开始介入。 

理由很简单。 

禅悦出口价值太高。 

有国家提出： 

应该建立国家级禅修人才培养计划。 

优秀修行者享受住房、医疗、津贴。 

只需要定期向国家出售一定比例禅悦。 

项目启动以后， 

第一年效果不错。 

第二年下降。 

第三年几乎停止。 

专家调查。 

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所有参与者在打坐的时候， 

都开始想着： 

今天能不能达标？ 

“这次有几级？” 

“刚才那个状态能卖多少钱？” 

“这个月指标够了吗？” 

“别人比我高吗？” 

于是全都进不去了。 



 

项目负责人找到一个老修行者咨询。 

“怎么解决？” 

老人说： 

“取消指标。” 

“取消指标怎么生产？” 

“那就别生产。” 

负责人说： 

“可我们需要产量。” 

老人笑了。 

“所以你们没有产量。” 

 

这句话后来成为整个产业最讨厌的一句话。 

 

九 

市场开始尝试寻找技术方案。 

有公司研究： 

如何让修行者忘记自己正在生产禅悦。 

首先尝试隐瞒交易。 

失败。 

因为伦理委员会禁止。 

然后尝试把奖励延迟十年。 

失败。 

因为只要知道十年后有奖励，欲望仍然存在。 

再后来，有人提出： 



先让一个人彻底修行。 

达到高等级以后， 

在他不知情时提取。 

遭到全球禁止。 

因为那本质上是盗窃意识。 

 

赫连文明甚至提出一种方案： 

“是否可以先给钱，再永久删除提供者关于金钱的记忆？” 

地球伦理委员会回复： 

“不可以。” 

赫连代表问： 

“为什么？” 

地球代表说： 

“因为你们已经开始把问题想得太像工程问题了。” 

“它本来就是工程问题。” 

“不是。” 

“那么是什么？” 

地球代表想了一会儿。 

“可能是因为，你们一直在问怎么得到它。” 

“而它恰恰是在不再问这个问题以后才出现。” 

赫连代表沉默。 

这个句子对它们来说很难理解。 

 

十 

岑后来来到地球。 



它已经购买过四十三次禅悦。 

累计体验时间： 

三小时十七分钟。 

这在赫连文明属于极高消费。 

但是它越来越痛苦。 

不是因为体验不好。 

而是因为每次结束以后， 

它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平时的意识有多么吵。 

它找到中国西南一座寺院。 

想学习。 

主持人同意见它。 

翻译器响起。 

岑说： 

“我希望获得禅悦。” 

老人回答： 

“那你可能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想获得。” 

“我可以停止这个想法。” 

“那也是为了获得。” 

岑沉默。 

“我应该怎么做？” 

“坐。” 

“多久？” 

“不知道。” 

“达到什么指标？” 



“没有。” 

“每天多少小时？” 

“看情况。” 

“多长时间可以达到三级？” 

“不知道。” 

“成功率？” 

“不知道。” 

岑显得非常不安。 

“你们为什么没有数据？” 

老人说： 

“你如果一直想这些，会更慢。” 

 

岑坐下。 

十分钟以后问： 

“现在呢？” 

“没有。” 

半小时。 

“现在呢？” 

“没有。” 

第二天。 

“现在？” 

“没有。” 

第十九天。 

“现在？” 

老人第一次有点烦。 

“你能不能别问？” 



岑说： 

“可是如果不测量，我怎么知道是否接近目标？” 

老人说： 

“你看。” 

“你又来了。” 

 

岑在那里待了两年。 

什么都没有得到。 

至少它自己这样认为。 

后来有一天， 

它坐在院子里。 

那一天没有训练。 

没有交易。 

没有检测。 

也没有人要求它做什么。 

下雨。 

它看着屋檐上的水落下来。 

一滴。 

一滴。 

一滴。 

它忽然想： 

今天可能还是不会发生。 

然后又想： 

不发生就不发生吧。 

这个想法出现以后， 

它第一次没有立刻对这个想法进行分析。 



没有判断。 

没有记录。 

没有优化。 

没有问： 

这是不是某种进展？ 

雨继续下。 

几秒以后， 

它的整个预测网络出现了一次短暂失同步。 

如果按照赫连医学标准， 

这应该属于异常。 

但岑没有纠正。 

它第一次没有纠正。 

只有十一秒。 

 

后来检测结果出来。 

不是一级。 

不是二级。 

甚至达不到人类所谓真正禅定的最低标准。 

只是一个很小的神经事件。 

但对于赫连人来说，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没有购买。 

 

十一 

消息传回赫连文明以后，引起巨大轰动。 



研究机构要求岑接受分析。 

媒体采访。 

大学邀请。 

政府希望复制。 

企业提出商业合作。 

岑全部拒绝。 

有人问： 

“为什么？” 

岑说： 

“因为如果我开始想怎么复制，它大概又没有了。” 

记者问： 

“那十一秒值多少钱？” 

岑停顿很久。 

“我不知道。” 

“按照市场价格，可能价值——” 

“不。” 

岑说。 

“我不是不知道价格。” 

“我是说，那十一秒没有价格。” 

 

这是一个赫连人第一次说出这种话。 

 

十二 

与此同时，四川山里的老人重新恢复到第四级。 

用了七年。 



他已经七十九岁。 

交易中心再次联系他。 

报价比当年高十倍。 

老人拒绝。 

第二次。 

拒绝。 

第三次。 

还是拒绝。 

最后，一名赫连采购员亲自来到山里。 

它问： 

“为什么？” 

老人正在劈柴。 

“什么为什么？” 

“你拥有极高价值资源。” 

“嗯。” 

“你可以通过出售改善大量人的生活。” 

老人停下来。 

“你们买这个做什么？” 

“缓解我们文明的长期无聊。” 

“有效吗？” 

外星采购员没有立即回答。 

老人看着它。 

“有效多久？” 

“高等级样本平均效果持续十九至四十七日。” 

“然后呢？” 

“需要再次体验。” 



老人笑了。 

“那不就是换一种瘾。” 

翻译系统停顿了一下。 

“我们的医学部门不接受这个表述。” 

“那随他们。” 

 

外星人问：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购买？” 

老人想了想。 

“可以买。” 

“那为什么你不卖？” 

“我以前卖过。” 

“是。” 

“后来花七年坐回来。” 

“是。” 

“再卖一次。” 

老人说。 

“我又要花七年。” 

“你可以获得极高报酬。” 

“我都七十九了。” 

老人问。 

“我还有几个七年？” 

 

赫连采购员没有回答。 

 

老人把柴搬进屋。 



外星人仍然站在院子里。 

它最后问： 

“那么这种体验，究竟有什么用途？” 

老人回头。 

“你们不是都体验过了吗？” 

“是。” 

“还不明白？” 

“没有完全明白。” 

老人想了一会儿。 

“可能因为你们一直把它当成体验。” 

 

十三 

几年后，赫连文明调整了地球体验贸易政策。 

禅悦仍然可以买卖。 

但不再被列为普通消费品。 

医学机构增加了警告： 

反复购买非目标性稳定愉悦不能替代个体意识结构改变。 

更简单的民间翻译是： 

你可以买到安静。 

但你买不到一个不再需要购买安静的自己。 

 

痛觉设备的使用量开始下降。 

禅悦交易量也下降。 

不是因为赫连文明不喜欢它。 

恰恰相反。 

因为越来越多赫连人开始明白： 



它们真正羡慕的， 

不是那几分钟快乐。 

而是地球上某些人竟然可以坐在那里。 

没有新的世界要征服。 

没有新的刺激要体验。 

没有更高级的疼痛程序。 

没有下一次购买。 

什么都没有。 

却不觉得缺少什么。 

 

很多年以后， 

岑又去了那座寺院。 

老人已经去世。 

院子还在。 

屋檐也还在。 

那天下午下雨。 

岑坐在那里。 

没有连接任何设备。 

它现在仍然不能像人类一样进入真正的禅定。 

它的生理结构不允许。 

大多数时候， 

它脑中仍然有无数预测。 

下一刻。 

再下一刻。 

改变。 

调整。 



优化。 

获得。 

避免。 

它已经无法根除这些东西。 

但偶尔， 

它能让其中一些声音慢一点。 

 

雨水落在石阶上。 

一滴。 

一滴。 

一滴。 

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 

它第一次购买地球禅悦以后说的那句话： 

“再来一次。” 

那时候它以为， 

自己发现了宇宙里最珍贵的商品。 

后来它才知道， 

自己把事情理解反了。 

如果一种东西必须靠不断再次购买才能维持， 

那么无论它有多昂贵， 

它仍然只是一种消费品。 

而真正让赫连文明无法理解的， 

从来不是地球人为什么能够产生禅悦。 

真正让它们无法理解的是： 

为什么会有一个生命， 

明明能够继续索取， 



却有一天忽然觉得—— 

够了。 

 

地球上的禅悦交易市场没有消失。 

价格仍然极高。 

供应仍然极少。 

偶尔会有一个修行多年的人出售几秒。 

可能为了救一个人。 

修一座桥。 

偿还一项不得不偿还的责任。 

然后他会退出市场。 

重新开始。 

一年。 

三年。 

十年。 

甚至永远无法回来。 

资本仍然不断研究如何提高产量。 

赫连文明仍然不断研究人类的神经系统。 

他们建立模型。 

计算欲望。 

计算注意。 

计算自我。 

计算快乐。 

最后却始终有一项指标无法稳定预测。 

它的名字被地球研究人员写成两个字： 

无求。 



因为所有模型都有输入。 

所有市场都有需求。 

所有交易都有价格。 

可是宇宙中偏偏存在这样一种资源： 

拥有它的人， 

正因为拥有它， 

所以不想出售。 

想购买它的人， 

正因为想购买， 

所以还没有拥有它。 

于是到了最后， 

人类向一个能够制造恒星、重构肉体、复制记忆、生产无穷快乐的文明， 

出口了它们最无法工业化生产的东西。 

不是快乐。 

不是痛苦的反面。 

甚至不是安宁。 

而是一个生命在某一个瞬间， 

终于不再向宇宙索取下一件东西时， 

留下来的空白。 

那片空白没有声音。 

没有颜色。 

没有价格。 

而所有真正进入过那里的人都知道—— 

它什么都没有。 

所以什么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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